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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时间 10月 5日傍晚起，2020年诺贝

尔奖将陆续颁出。尽管因为新冠疫情，诺贝尔
奖委员会决定：将今年的奖项颁布换成线上

的形式，并取消年底的线下颁奖及晚宴，但科
学的力量却不会因此消减。

在接受专访中，刚刚获颁 2020年上海白
玉兰纪念奖的维特里希教授，聊了自己的过

去，也讲述了对于诺贝尔奖的观点。

从足球小将到诺奖大师

1938年，库尔特·维特里希生于瑞士的阿
尔贝格，长于附近的小镇阿尔堡。这个小镇，

位于瑞士首都伯尔尼的西北方约 20公里处，

周围有很多森林和河流，大多数居民以耕作
为生。维特里希教授曾在自己的简历中写道：
“当时那种被植物和动物所包围的环境，让自

己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7年，维特里希进入伯尔尼大学学习
了化学、数学、物理，并在巴塞尔大学获得了

博士学位。他很喜欢体育，在巴塞尔大学时还
专修了体育专业。“我有过当一名足球运动员

的梦想。”他在首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告
诉大家。不过，因为右脚负重伤无法参加比赛

而不得不放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被从足
球‘踢’向了科学的道路上”。

“这是诺贝尔奖委员会为我设计的。”每
当与来访者交换名片时，这位瑞士老人都不

忘特意提醒对方看上面的图案。2002年，维特
里希教授因发明了“利用核磁共振技术测定

溶液中生物大分子三维结构的方法”而共享
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要知道，?白质的机能

由它的三维结构决定，对于生化学家来说，知
道了?白质的三维结构，就等于迈出了了解

未知?白质机能的第一步。而在这项发明诞
生前，要想知道?白质的三维结构，就只能使

用“结晶解析”的方法。
“这种方法，是唯一可以确定水溶液状态

下大分子三维结构方法，是研究生物大分子
在接近生理条件下的动态性质的最佳办法。”

维特里希教授如是说。

质疑是科学的一部分

事实上，早在 1984年，维特里希就成功
地利用核磁共振光谱，描绘出了?白质的三

维结构，那是一种从牛的血浆里提取出来的
非常小的?白质。可是，当维特里希公布了这

个结果的时候，很多研究者并不相信，认为
“一定是从已知结构的?白质的形状类推得

到的”。

198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罗伯特·休
伯是 X射线结晶学的专家，他提议两人用各

自的方法解析?白质结构。维特里希的小组
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解析，两者得到

的?白质的三维结构完全一致。即便如此，科
学家们还是没有完全消除对维特里希方法的

怀疑态度。“让我来重复一句很多人说过的

话：‘当你尝试一样新鲜事物，大家会说这一
定不可能；一旦你获得了成功，他们又会转而

说成就微不足道，谁都知道这很有可能。’”维
特里希教授告诉记者，“根据我的亲身经历，

在重要突破后获得对实验成果的认可，要经
过很长时间。”

的确是这样———维特里希又对从兔子肝
脏里提取的?白质金属硫?白进行了结构解

析，但被其他研究者否定———“这与我们用 X

射线结晶解析的结果不一样”。直到 1992年，

用 X射线结晶衍射再次解析的金属硫?白的
结果被发表了，而它和维特里希用核磁共振

方法得到的结果一致。就这样，大家终于开始
承认解读?白质三维结构的新技术。

“当科学家拓展了新的领域，这些激动人
心但出人意料的成果被质疑、被谨慎对待，也

是科学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还特别强
调，“这种情况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同样存

在！”

让实验室“站在巨人肩膀上”

维特里希对中国科研界的发展做出重大
贡献。在 1983年春天，他和妻子来到上海，与

国际纯粹与应用生物物理学联合会（IUPAB）
的中国代表进行了会面。当时，他正担任联合

会的秘书长，在他和妻子的努力下，中国成功
加入联合会，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

次加入具有极高国际影响力的科学联合会。

2013年，维特里希受聘担任上海科技大
学 iHuman研究所特聘教授，并组建了由他领

衔的课题组和核磁共振研究团队。“选择在上
海工作 8年，也有很多原因。”维特里希解释。

首次造访中国后，他在科研空闲时也不时来
到中国。在维特里希看来，上海成为自己科研

工作的重要阵地是水到渠成的。“在上海科技
大学 iHuman研究所，我有幸与研究所创始人

雷蒙德·史蒂芬一起开展长期科研合作，他曾
是斯克利普斯研究所教师。”他说，“另外，参

与一所年轻大学的创建，这太令我激动了！”
维特里希说，在结构生物学领域，中国已

经取得了国际上领先的地位。中国引进核磁

共振技术较晚，不过也因此更加大有可为。他
推动上海科技大学创建首个核磁共振实验
室，引入国际先进的核磁 19F标记技术、?白

质膜上标记技术等，让实验室能够“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做最具挑战性的科研课题。“我们

开展了国际上极具挑战的 G ?白偶联受体
（GPCR）的动态特性研究，取得了多项研究成

果。”维特里希介绍。

好奇心重要但非唯一

每年诺贝尔三大自然科学奖，都是科学
界的盛事，今年也不例外。北京时间 10月 5

日至 7日，本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物

理学奖和化学奖将在 3天内先后颁发。你可
能不知道，维特里希的祖国瑞士是一个诺奖

大国———已有 28名瑞士籍科学家被授予诺
贝尔奖。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三位获得

者中，米歇尔·马约尔和迪迪埃·奎罗兹就是
瑞士天文学家。800万人口的小国成为诺贝尔

科学奖大国，是什么原因？
“我不认为瑞士科学家相对多地摘得诺

贝尔奖有什么秘诀。”维特里希说。在他看来，
主要原因是瑞士在 19世纪开始就布局了庞

大规模的科学研究。岁月更迭，重大科学成就
也就不断涌现。“瑞士也张开怀抱欢迎世界各

地的科学家，在我的母校苏黎世联邦理工学
院，有些领域的科研队伍可能 80%都由外国

人组成。试想与只有瑞士公民才能担任领导
职位的情景相比，这样的设置更能激发团队

的潜力。”
维特里希也谈到，对科学家来说，好奇心

非常重要。“我们经常提到，基础科研是‘好奇
心驱动’的。”然而，光有好奇心也无法带来成

功。“一个成功的研究者会觉得他不是在简单

地‘工作’，而是一种‘职业’、一份‘兴趣’、许
多‘欢乐’。”

科学家有自己的个性，但科研又需要团

队的协作，如何让一支团队更好运转？“整个
团队的合作，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应该齐心

协力。”维特里希说，“团队成员的能力不能过
于参差不齐，这样一方面可以保持他们的个

性，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在高起点上齐心协

力。”这位瑞士科学家还觉得，在研究过程中，
需要更多的专家展开合作，不仅仅是化学方

面的，还应包括物理和其他细分领域的专家。

希望早日回到上海

因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维特里希自
今年 1月起就没再见过自己的团队了，但他

仍很挂念上海的学生，每天都通过邮件互动
交流，了解研究进展。他希望疫情能得到更好

控制，也让他能早些回到上海。
作为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WLA）指导委

员会成员，维特里希非常关心WLA上海中心

的发展，也对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
组织和议题筹备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意见。

“前两届在临港召开的论坛取得了巨大成功，
我也在这多领域的研讨会中收获很多。”在这

位瑞士老人看来，连续两届论坛的召开，也让
上海这座“世界城市”变得更有吸引力。“德国

小城林道就是因为‘林道诺贝尔奖得主大会’
而在科学家圈子中声名鹊起，不过上海已经

足够有名了！”
维特里希告诉记者，他感受到中国近年

来在科研领域投入颇多，这吸引了包括他在
内的诸多外国人士接受了来自中国的邀请。

维特里希发现，很多中国科研人员会在完成
项目时遇到瓶颈期———他注意到，在好几项

重要的科研项目中，在高紧张度地投入长时
间后，或许已经距离成功只差 20%的努力，随

之就会有难题阻碍成果的产出。
“我觉得，这种情况和中国尚未建立运行

成熟的评价机制有关，既包括项目资助，也缺
少获得足够国际认可的成果。”

本报记者 郜阳

    2020年诺贝尔奖公布在即, ?报记者专访上海白玉兰
纪念奖获得者、2002年诺奖得主库尔特·维特里希

     “我热爱上海！和来自不同领
域的人们共同获得上海白玉兰纪念
奖，这种感觉太棒了！”刚从美国返
回瑞士的库尔特·维特里希还处在
隔离中，得知自己 9月 29日获奖的
消息后，他兴奋地告诉记者。

这是维特里希教授继 2017年
获得上海市国际科技合作奖后，再
次受到上海市政府的表彰。

这位瑞士化学家是上海科技
大学 iHuman 研究所特聘教授，也
是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WLA）指
导委员会成员，因发明了利用核磁
共振技术测定溶液中生物大分子
三维结构的方法，在 2002年获得
诺贝尔化学奖。

科研是一份 和许多


